
捆好帐篷和睡袋，背起硕大

的背包，拄着登山杖，游走在高原

的雪山和清涧。

漫长的徒步让自己仿若脱离

了纷繁复杂的世界，身体的疲惫

换来了心中莫名的宁静。

无人开凿的山道迤逦不见尽

头，散乱的碎石洋洋洒洒铺落在

盘根错节的老藤和苔藓之中，虽

静谧，却像在诉说着它们悠长而

神秘的历史。在不时的鸦

鸣中，我埋头前行，不去左

顾右盼，不去与同伴搭话，

甚至不去思考，在无我的

状态中像一个旁观者般静

静地看着汗水浸透衣衫，

泥水溅洒在鞋裤，感受着

疲劳一点点侵蚀着身体时无法言

说的快感。

高原上六七个小时的负重徒

步会让人的生理需求降到最低，

饥饿和疲劳来得是那样真实和深

刻。每一次的休息和养料补给都

显得弥足珍贵，这时不会感到自己

身心的灵动，只像一台机器一般，

运转，休息，保养，继续运转，单纯

得让人觉得似乎有些无所适从。

傍晚来临，麻木的双脚终于

踏上营地，远眺远方依然无尽的山

峦，并未有多少征服旅途的成就与

自豪，因为第二天清晨将依旧如

故。顾不得拍打冲锋衣上密密麻

麻的水滴，在一片苍茫的山霭中

和同伴砍柴、生火、搭建帐篷。

篝火熊熊燃起的时候夜幕也

已经降临。火的温暖和烤鸡的香

气让冰冷的身体开始活泛。于是

大快朵颐，于是把酒言欢。高原

的夜有着冷若冰霜的表情，只有

高度的白酒和大声的歌唱才能驱

散时时如梦魇般缠绕在身边和心

头的惧意。

篝火渐熄，早已杯盘狼藉，微

醉中钻进帐篷，裹起厚厚的睡袋，

却毫无睡意。高原的夜雨淅淅沥

沥，静谧中打在帐篷上溅起的密

集的清响格外清晰。掀开帐篷的

门帘，无尽的黑暗潮水般涌进，尽

管头灯的光线穿透力极强，光束

射在暗夜中即刻便被湮没。

口渴难忍，只好爬出沾满体

温的睡袋，拿起套锅走出营地打

水。黑暗中靠着微不足道的头灯

的光束一步一挨，摸索着走到十

几米外的小泥塘，借着暗光小心

翼翼地将泥塘表层的清水打入锅

中，喝了一大口，冰凉刺入心脾，

虽然水中夹杂着泥沙和牦牛的粪

便，却觉清冽无比，又连喝了几口，

才将水打满锅中方又钻入帐篷。

依旧没有睡意，心中腾起一

个疑问，是谁，用着什么样的力量

驱使着我，又在找寻什么？当我

置身于庞大的社会机器的运转之

中时，生命与生活，成功与失败，

高尚与卑微，这一切的一切未经

思考早已拥有了确定不移的含

义。当意义一旦被规定，

我看到了另外一个我，一

个被规定的我，一个经逻

辑和计算就可被剖析的

我。更可悲的是，就连喜

悦与忧愁、幸福与悲哀亦

有了普世的含义，在这个

精密运转的机器中，就连我们的

表情也要按既定的程序来读写。

赚钱、升迁、婚姻等等成为了我们

界定自我的虚伪的依据，如同西

西弗的神话一般。当我们只能隐

于云水之间来找寻生命的悲喜和

灵魂的张扬时，楼群林立中的自

在自为看起来似乎充满了荒谬。

在无尽的黑暗和雨声中倦

意慢慢袭来，朦胧中仿佛看见一

个幽冥的光点飘忽不定，渐渐地

光点开始扩散，逐渐化为一片迷

茫。迷茫中走出一个身影，清晰无

比，我看到，那

就是我。

金缕曲·观新编历史剧《赤壁》

叱咤风云烈。战玄黄，登坛掣肘，犁庭扫穴。铜雀兴兵功骇

世，龙虎雄争盟结。天时与，随机出脱。巧运神思高自趠？笔纵

横，冷眼情深切。雅逸处，史难说①。

江山易代纷豪杰。最凄清，铙歌声壮，美人愁绝。樯橹中流

真砥柱，转瞬灰飞烟灭。纵记取，周郎容悦。鼎足三分强梁梦，总

堪怜，慷慨生奇节。成与败，几完缺？

注①：言文笔雅逸，虚实相生，或可补出史笔不及或不便言处，参见

茅盾《关于历史与历史剧》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统一问题的见解。

词 二 首
林 岫

南歌子·与友人议京剧《赤壁》

霸业推英物，和风①展大旗。三分鼎足竟何之？一火神来千

载锦囊希。

江渚渔樵话，策勋逐鹿棋。文枰布势任驱驰。喜看笔端翻古

茁新奇。

注①：和风，即东风。

会享受生活的人，如同敏感的

“候鸟”，搭伴结伙地追逐季节，在祖

国各地休闲玩耍。春天去江南赏花，

夏天到海南戏水，冬天赴北国踏雪，

这几乎成为时尚，更成了生活内

容。那么，请问愿意出游的人，在一

年中最好的时节——秋天，您最想

去哪里呢？

到了深秋，森林中的花草，有

的仿佛也去远行了，渐渐开始零

零 落 落 ，留 下 来 的 最 后 献 上 芬

芳。有种树木此时却格外显得神

气，它用高贵气质和优雅姿态，展

示无畏寒冷的坚强和勇气，这就

是生长在北方的枫树。的确，我

很喜欢枫树。年轻时每到深秋时

节，都要跑到北京的香山，观赏那

漫山的枫叶。去得早了，叶子正

在从绿泛黄，香山犹如金碧辉煌

的宫殿，让游人在宫殿中自由地

徜徉；去得稍迟，叶子正在从黄变

橙，香山好似披着橙色战袍的英

雄，威风凛凛地站立在你的面前；

只有到了霜降过后去，叶子完全

从橙转红，香山被红色枫叶严严

复盖，缕缕斑驳的日影投入林中，

这 时 ，香 山 的 秋 色 更 加 赏 心 悦

目。随着想像的丰富与贫乏，红

叶都会在脑海中幻化——简单

地，幻化为猎猎红旗、熊熊烈火；

复杂地，幻化为灿灿霞光、勃勃杜

鹃。这就是观赏枫叶多年之后，

我对于枫树的一点浮浅感觉。直

至走进人生晚年，联想到晚秋的

枫树，总想知道，这枫树是不是跟

人生一样，经过三次颜色的变化，

变得有种沉稳的色彩，最后成为

秋天花木的宠儿呢？

有位学林业的朋友告诉我，

枫树从绿由橙变红，是在秋冬的

时候，叶绿体、叶绿素被分解回收

后，叶绿素含量较大遮盖了其它

颜色，使叶片呈绿色。当叶子里

的叶绿素没有了，其它色素颜色

就彰显出来，如花青素的红色、胡

萝 卜 素 的 黄 色 、叶 黄 素 的 黄 色

等。除此之外，枫叶中贮存的糖

分还会分解转变成花青其他素，

使叶片的颜色更加艳丽、火红，最

终枫叶变得完全红彤彤，如霞似

火，迸发出生命的光亮。

噢，原来这枫树，确实跟人一

样。经过季节风霜多次的磨砺，

躯体由娇嫩逐渐蜕变坚强，最后

才变得有种成熟和稳实的美丽。

这就更增加了我对枫树的钦佩。

稍稍懂得点枫树的知识，真

想再去香山细观红叶，弥补过去

因忽略而对枫树的了解。跟在香

山附近居住的朋友，说起想去香

山赏枫的事，他头句话就是“你可

千万别来，游人比枫叶还多，进来

就难回去了。路上堵车，一堵就

是一两个小时”。朋友说的“游人

比枫叶多”，未免有点夸张和渲

染，可是，我相信朋友说的话。到

了观赏枫叶时节，去香山观赏枫

叶 的 人 ，肯 定 远 比 早 年 间 多 得

多。一来是人们有闲情逸致了，

二来是许多人有私家车了，何况

香山赏枫业已成为时尚，自然去

香山观赏红叶的人多。只是这么

多人一起观赏枫叶，就多少会减

少些观赏的情趣。

以我多年的体会和感受，观

赏枫叶比之观赏花卉，更需要宁

静的氛围，更需要沉稳的心境。

花卉品种多样子杂，指指点点地

观赏，很平常。观赏这枫叶则不

然，单一的色调不多的形样，只有

独自地品味赏玩，你才能从中真

正体察出这枫叶的内涵与神韵。

古诗词中诸如：“停车坐爱枫林

晚”“江枫渔火对愁眠”“枫香晚花

静”“枫醉未到清醒时”等等，都是

表现赏枫的静谧与安详。倘若观

赏枫叶像现在这样，千车万人浩

浩荡荡直奔香山，只能算是赶“枫

叶集”，图个热热闹闹的场面，哪

里还有优雅情趣呢？想一想都觉

得乏味。那么，到底到哪里去赏枫

领略秋色更好呢？我一时也说不

清楚。反正不愿辜负这大好秋光，

到时一定要出去走一走。谁知今

年夏天的尾巴，拖得很长、很长，临

近中秋，还没有秋天的清凉，那枫

叶自然不会变红。直至两场秋雨

过后，天气略显凉爽，我跟友人相

约，一起去享受这秋天的快乐。去

香山吧，人太多；去山西吧，路太远；

去近郊吧，枫树少。商量来商量

去，想到了茅荆坝国家森林公园。

茅荆坝秋天来得早，枫叶肯定会红

得早，再说没有堵车等待的烦恼，

从心情和时间上来说，比去香山赏

枫更有情趣，岂不同样美妙和快

乐？人生的过程无法重复，自然的

景色总可再得。

我跟友人到过茅荆坝，只是

来 去 匆 匆 ，对 于 它 了 解 得 并 不

多。茅荆坝国家森林公园，四时

景色各有不同，以秋天景色最为

美丽。而秋天的美丽景色，更多

的则是来自枫叶。茅荆坝枫叶跟

香山枫叶不同，香山枫叶是成片

成片的红，茅荆坝枫叶是成团成

团的红，如果把这两处的枫树做

个比较，就每棵树来说，香山枫叶

似红云在飘荡，茅荆坝枫叶像红

绣球在滚动，都有看头，都那么令

人久久回味。跟陪同的公园负责

人请教，这两处枫叶形状为何不

同，他说，香山枫叶以黄栌树为

主，茅荆坝枫叶以五角枫树为多，

同样是枫树姿态竟然各有不同。

其实在秋天的茅荆坝，除了这红

红的五角枫，还有山丁子、火炬和

爬山虎，到了深秋时节，它们也用

红灿灿的躯体，跟枫树一起染红

茅荆坝，差别无非是颜色谁更浓

谁更淡。秋天又恰好是白桦树摇

金季节，漫山红枫叶中增添几许

桦树白皮和黄叶，如同霞光中闪

出的白线与金星，使这茅荆坝的

山林越发显得俏丽、斑斓和浪漫。

走在茅荆坝林中小路，望天

是湛蓝的，看地是碧绿的，观树是

深红的，探水是清澈的，整个的人

哪，完全融入秋天的景色之中，一

时间忘却所有尘世的烦恼，五脏六

腑都跟眼前森林一样，那么清新，

那么宁静，那么畅快，那么平和，这时

你才会意识到，人就应该这样纯真

无拘地生活。这样的生活才惬意，

才有滋味儿，才更显尊贵。

林中有许多别致的木亭，坐

在亭子里歇脚时，亭旁山溪哗哗

的水声，把我从遐想中呼唤出来，

好像是让我别忘记它们的存在。

就是嘛，山上有溪流，地下有温

泉，都是秋天在茅荆坝赏枫时，大

自然赐予的伙伴。攀山赏枫累

了，坐下来小憩，随处都有潺潺溪

流哼唱，那柔美清亮的声音，仿佛

在给你助兴提神。尤其令我难以

忘怀的是，在两座对峙的山间，一

座山上是条垂帘的瀑布，清澈的

泉水从天上倾泻而下，一座山下

是条似带的溪流，平稳的水势委

婉地从远方流来，中间隔着一条

宽宽的林路，如同被关山阻隔的

恋人，相望而不能相拥，一个在天

上唱着歌，一个在地下哼着曲，无

限的相思无尽的幽怨，都借这绵

长的流水诉说和表达。可是谁又

能说，这片片红叶，不是它们思念

的泪痕呢？

说到茅荆坝的水，就不能不

说到泉。茅荆坝的泉都是天然磁

化温泉，在山林中玩一天玩累了，

回来洗个温泉水澡解解乏，泡在泉

中想想赏过的枫叶，坐在林间品品

草甸的景色，这种享受怕是其他光

有枫的地方，无论如何是无法相比

的。这正是来茅荆坝赏枫的人，一

年比一年多的重要原因。茅荆坝

的泉，除了温泉，还有冷泉，被当地

人称为“圣水”。这“圣水”的正名叫

永溢泉，在茅荆坝森林公园门前，

乍看好像一口普通的井，被棱形水

泥桩围着，一年四季常流不断，永

远是三至五度，永远是那么高的

水位，据说，当地人有小病小疾，

到永溢泉打桶水喝喝，很快就会

好起来。当地许多长寿老人，大

都得过这泉水滋养，这大概就是

“圣水”得名的由来。

我年轻时去香山赏枫，曾经

捡拾过几片落叶，回家夹在一本

书中，这一夹就是几十年。每次

打开这本书，看到这变干的枫叶，

就会想起赏枫的情景，年轻时的

欢乐无忧时光，仿佛又呈现在眼

前。这次来茅荆坝赏枫，该给记

忆留下什么呢？跟同行的友人

说：“咱们也尝尝这‘圣水’吧！”公

园守护人打起一桶，让我们每个

人喝了喝，甜丝丝、凉沁沁的，感

觉跟喝香山泉水一样，由于游人

不算多，在这里饮泉水，比香山更

方便更尽兴。我跟伙伴说：“把咱

们带来的矿泉水，干脆倒掉换成

山泉水，我想回北京细细品咂，让

身体也沾点仙气儿。”公园守护人

打了三桶泉水，然后小心翼翼地，

帮助我们倒进矿泉水瓶。

到了北京家里才发现，匆忙

中，竟然把泉水忘在了车上，送我

们返京的司机师傅，大概又带回

茅荆坝去了。看来这块坝上的宝

地，这口长流不息的泉水，希望我

们再去那里亲近它。好吧，那咱们

就在此相约，明年春天、夏天、秋

天，或许今年冬天再相见，因为茅荆

坝四季都有诱

人的景色哩！

舞台（油画） 窦 卜 作

心香一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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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海临风

名家新作

世象杂谈

丹 枫 似 霞 映 清 流
柳 萌

旅 行
张明睿

老 九 的 婆 娘
斯 雨

老九的婆娘原本是上海滩的

一名舞女，长得娇小玲珑，又会发

嗲，就被常去跳舞的国军团长王老

居看上了。这王老居戎马倥偬，一

直也没有成家，见了这婆娘以后，

喜欢得不得了，就一直带在身边，

算得上是登堂入室的夫人了。

国军节节败退，眼瞅着连江南

的半壁江山也守不住了，跟王老居

关系不错的兄弟就劝王老居早做

打算，想想也是，真要跟着老蒋跑

到台湾去，可就见不着远在山西的

老娘跟兄弟了。王老居就很适时

地生了一场病，在医院里住了半个

月，然后，带着自己如花似玉的老

婆回到了故乡的黄土高坡。

本地的风俗里，女人是没有名

字的，娘家是哪个村的，她就被称

作什么，比如巷子西头的三婶，就

被“岭后”“岭后”地叫了几十年。

王老居的婆娘，很自然地，就有了

一个很大气的名字：上海。

这个被叫做“上海”的女人，在

不到五年的功夫里，接连给王老居

生了两女一男，老王家的香火，总算

是给传下来了，王老居很兴奋。兴奋

的王老居找了一些人来喝酒，喝到兴

头上，脖子一歪，身子“哧溜”一下滑到

了椅子下边，走了。走就走了吧，“上

海”她不哭，更不像本地的女人那样

寻死觅活。眼瞅着王老居的棺材抬

出了门，她慢腾腾地吐出一个烟圈，

对来帮忙的村里人说，再给我找个

人吧。一个多月以后，西池尾巴上

的老九，雇了一匹披着大红垫子的

青骡，几把唢呐吱吱哇哇地吹半天，

“上海”就成了老九的婆娘。

做了老九的婆娘，“上海”还是

上海，夏天，早晨和傍晚，西池尾巴

上的人们，总能看见“上海”穿着绸

布衣裤，很好看的绣花拖鞋，躺在

门洞里的摇椅上抽烟或者喝茶。

“上海”抽烟的姿势，跟所有的风尘

女子一样，有一种特别的妖艳的美，

脑袋轻轻一扬，一串烟圈飞到面前

的空气里，烟圈一个连着一个，经久

不散，西池尾巴上的男人看呆了，背

地里，偷偷地去模仿，却怎么也吐

不出像模像样的烟圈来，男人悻悻

地，很响亮地朝地上吐一口痰，恨一

声：这骚婆娘！再从老九门口走过

的时候，却还是忍不住要回过头看。

女人们就不一样了，“上海”在

她们之中，无疑是一个另类。她不

留跟她们一样的“剪发头”，也不穿

她们打小就穿的自己织的土布做

成的衣裳，更不用跟她们一样，天

天起早贪黑地下地干活。“上海”的

头发，总是高高地在脑后盘一个

髻，隔上那么三五天，用洋胰子洗

过以后，还要披在肩上，亮闪闪的，

香喷喷的，晃人的眼。“上海”的衣服

呢，不论冬夏，不是绸的，就是缎的，

滑溜溜的，一只苍蝇落下去，稍不留

神都会闪了腿。最让村里的女人咋

舌的，是这“上海”不下地也就罢了，

竟然连饭也不做！看到老九从地里

回来，侧着身子从躺在摇椅里的“上

海”身边经过，洗了手，烧火做饭，

“上海”的眉头就皱起来了，嫌柴火

味儿熏了她。老九的饭做好了，端

到她跟前，她看也不看，说一声：不

吃。老九的眼睛就暗了，把饭端到

院里，圪蹴在圪台上自己吃。

女人们看不下去了，问老九：老

九，你婆娘不吃你做的饭，她吃什么

呀？老九头也不抬，说，喝奶粉。光

喝奶粉能当饭啊？女人们的眼睛就

睁大了，接着问：老九，你婆娘的衣

服，是打哪里买的啊，咋就那么光

鲜？老九的头，还是不抬，说，鬼才知

道，她自己带来的，满满的几大箱

子。女人们的舌头，啧啧地，半天也

止不住。半晌，又问：老九，你婆娘的

炕，让你上吗？老九的头还是不抬，

但话也没有了。有人就说，不让老

九上炕，那铁子是你给生的？可不，

“上海”嫁给老九六七年吧，生了铁

子，一转眼，都十几岁了。

铁子十五岁那年，老九没了。

“上海”很平静地，看着村里的女人

给老九擦脸、更衣，老九的棺材抬

出院子了，她还是没有掉一滴眼

泪。只不过，这一回，她没有抽烟，

头上的发髻，也稍稍有一点毛。

老九走了。下一个，“上海”会

嫁给谁呢？西池尾巴上的女人背

地里猜测着，“上海”却终于没有再

嫁。早晨或者傍晚，“上海”还是坐

在门洞里抽烟或者喝茶，还会有牵

连不断的烟圈儿，围绕着躺在摇椅

上的“上海”。被烟圈儿包裹着的

“上海”，面目却渐渐地变得模糊，

模糊，直到公元一九九五年，被一

口白皮棺材抬出家门，才算是彻底

走出了西池尾巴上人们的视线。

直 到 今 天 ，“ 上 海 ”的 故 事

还 在 西 池 尾 巴 上 流 传 着，包 括

她 谜 一 样 的

人生。

因了那首著名的词

你才走进人们的记忆

岳麓山苍郁的枝桠

靓丽了你江心航母的英姿

湘江水北去的涛声

是你思念润之的梦呓

翩翩少年

背负起民族的希冀

捉起如椽大笔

填写谁主沉浮的履历

泥泞里透射出一缕缕光曦

驱散黄洋界的阴霾

点亮遵义城不灭的灯火

塑造了宝塔山的灵活和坚毅

奠基了西柏坡宏大阔远的气魄

文明古国续写出一个个惊喜

长城昂起了头颅

昆仑撑持起华夏大厦的屋脊

归去来兮

润之归来

了却了你的一桩心事

你身上再也不会

蒿草疯长 果树凋敝

饥肠辘辘 满目疮痍

滥觞在你身旁的

浸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一幅幅图画愈发艳丽

依偎在你身旁的

五十六个民族

犹如新编程的“长三捆”火箭

助推着中华民族复兴的长车

防病毒 排骚扰

越沟渠 抢先机

击长水 遏飞舟

令洋人和古人忙不迭地啧啧称奇

橘子洲头
遆哲峰

当下，文化创意产业是个很

时髦的词语。不论在北京还是在

其他地方，大大小小的搞了很多

场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交易额

屡攀新高。最让人惊喜的是，各

地还纷纷成立了文化创意产业办

公室。一时间，圈地运动蓬勃兴

起，五花八门的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比比皆是。前不久，我到某县

采访，看到当地政府为搭文化创

意产业这趟快车，把一块二百亩

的土地用围墙圈住，里边盖了几

栋别墅和几架钢筋结构的大棚，

便在大门口挂出了“××县文化

创意产业示范基地”的

牌子。我问当地的某文

化官员：“你们建这个文

化创意产业示范基地有

什么具体的内容吗？”答

曰：“先把牌子挂上，现

在正找一些画家入住，

三年免费。”我又问：“这

么大的场地，有统一规

划吗？”官员说：“规划当

然是有的，但要多方筹

措资金，至于什么时候

到位，那就要看政府的

力度啦！反正我是无能

为力！”本来我想再问，

但一看文化官员的尴尬

相儿，就知道这事八成

没谱儿。

我可以肯定地说，全

国像××县这种盲目搞

文化创意产业的单位绝不

是一处。而且类似这种跑

马占地的事在之前也屡

见不鲜。譬如十几年前

搞的高科技开发区、工业

园区；再譬如最近几年搞

的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社区，虽然

总的发展方向不错，但由于各地

的重视程度、地理环境、资金状

况不同，所呈现的结果就大不一

样。有的地方搞得如火如荼，有

的地方则一片狼藉、萧条冷落。

我总以为，拉铁丝网圈墙跑马占

地容易，而要真正在建立起充满

创意、富有朝气的高科技开发区、

工业园区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绝

非易事，它需要长远的规划、科学

的论证和现实的可操作性，任何

追风赶时髦都不可取，最终损失

的是国家，具体说是老百姓。因

为，政府投资的钱是老百姓的纳税

钱。即使是个人投资的钱，那也不

是大风刮来的。它肯定承载着一个

人或一群人的奋斗与艰辛。

以北京为例。自北京潘家园

旧货市场火爆以来，先后又出现

了798艺术园区和宋庄画家村，这

三家艺术市场的出现，结束了北

京琉璃厂昔日一枝独秀的风光，

给北京的艺术市场带来巨大的活

力。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

这几家艺术市场日益成熟的时

节，也有很多步其后尘者举步维

艰，以至于纷纷破产。一句话，市

场无情，有些事可以乘势而上，而

有些事则正相反。仅北京东郊，

我所亲眼目睹的就有五六家艺术

市场先后破产关门。再说北京的

曲艺市场。现如今，都说曲艺不

景气，具体说相声不景

气。可自从郭德纲和他

的德云社在京城闪亮登

场后，相声竟然一度成

了北京市民的追捧娱乐

方式。目前，北京东西

南北城的周末相声俱乐

部将近二十家，似乎北

京 人 真 的 离 不 开 相 声

了。然而，事实并非如

此，业内人士都知道，在

这二十家相声社中真正

火的，能演出不赔钱的，

也 就 四 五 家 。 尽 管 如

此，其他的相声社也都

苦苦支撑着，还是一句

话：玩！不图挣钱，就图

个乐儿！

玩也好秀也罢，总

之，这都需要成本投入

的。有投入就应该有产

出，否则就行不成产业。

产业的直接目的就是实

现工业化，获得最大的

经 济 效 益 。 文 化 产 业

同其他工业产业一样，

需要不断地更新，提高产品的质

量。文化产品不同于工业产品

在于，它更多的强调文化的高附

加值，即不可复制性。如果我们

的艺术品交易市场、相声俱乐部

缺乏个性创意，像工业产品那样可

以大量复制，克隆，批量生产，那肯

定是死路一条。其实，即使是相

同的工业产品，当市场出现饱和

后，如果不转产、不更新品种，迟

早也会被退出市场的。我们过去

总说市场竞争残酷，我认为最可

怕的不是对手的强大，而是自己

迷失了自己的前进方向。文化

创意产业，是由有文化的创意加

上工业化的管理模式组合而成，

二者缺一不可。文化产业离开

了创意，就失

去了生命力。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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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拒
绝
文
化
克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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